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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录取”背后的招生骗局
风风光光地摆了3天流水席，欢

天喜地地准备了几大箱行李，带着对
大学的向往和家人的期待。8 月 15
日，小欢怀揣着“武汉大学本科试点
班北京教学基地”的录取通知书，踏
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可是来北京之后，她却做起了宅
女，天天在哥哥家上网看电视，足不
出户。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完全上当了。”小欢说，她现
在的心情和来之前相比，就是冰火两
重天。

意外被录取
天上掉“馅饼”

7月 26日，正在茶楼做暑期工的
小欢被姥爷告知：她被武汉大学本科
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录取了。

小欢是四川省文科考生，今年高
考分数395分，根本就没上本科线，再
说也没有报考这个学校，怎么就莫名
其妙地被录取了呢？

小欢正在疑惑时，接到了自称是
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
招生办翟老师的电话。

“恭喜你被录取了。”翟老师开口
便说道。接着，翟老师便介绍起了北
京教学基地的情况：规模很大，是211
院校，本科统招，毕业证和武汉大学
本科生毕业证一模一样，学校包实
习，政府包分配，只交 3年学费，学习
4年课程，前两年在北京学习，后两年
搬回武汉大学，武汉大学资深老教授
授课……

“我听后既欣喜又有疑惑，难道
天上真的掉馅儿饼了？”小欢说。

虽然老师介绍的情况很诱人，但
是小欢的家人知道现在乱招生现象
比较严重，而且他们已经打算让小欢
去读西南某大学的自考班，于是他们
多次联系翟老师，逐步核实她说的每
个细节。翟老师反复强调“毕业证和
武汉大学本科生毕业证一模一样”和

“学校包分配”。
在小欢表示想学新闻专业时，翟

老师称自己就是该校新闻系毕业的，
给小欢吃了颗“定心丸”。

名校毕业证、喜欢的专业、分配
工作，为什么不去？再加上好友以同
样的方式被录取，小欢和家人乐开了
怀。小欢家十几年都没办过什么喜
事了，这可算是天大的喜事，于是全
家总动员，大摆3天流水席，宴请亲朋
好友，“真是风光了一把”。

到了学校所在的地点——廊坊
东方大学城，一看校门，小欢的“风
光”劲儿立马就减了许多。“一条横幅
就是学校牌子，感觉太不好了。”令小
欢没有想到，更不好的事还在后头。

翟老师自称工作走不开，接待她
的另外两名老师直接带她去办公室
填表交钱，安排军训。

可是小欢在报名表上的十几个
专业中，找了半天也没看见“新闻专
业”的字样。接待人员告诉她本校并
没有新闻专业。她立即打电话质问
翟老师，翟老师的答复是，“行政管理
专业就是新闻专业，行政新闻，或者
先随便填一个，到时候再调剂。”

“这是什么话？行政管理和新闻
怎么会是一个专业？”小欢表示不能
接受这样的答复。随即小欢又向接
待她的两名老师询问学校的情况，两

名老师说的跟当初翟老师所称的“简
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远程教
育，即使有老师来上课，也只是别的
学校的讲师，毕业证当然和武汉大学
本科生不一样，要多盖好几个章，没
有政府包分配的说法……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又气又恼，
一下子感觉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
小欢说。

小欢临走时，接待她的两名老师
对小欢称：“我也劝你别上这个学校
了，我们是旁边学校的学生，根本不
是该校的老师，他们花七八十块钱雇
我们来的，只负责接待一两天新生。”

如今，各个高校开学在即，小欢
却只能“宅”在哥哥家，很是迷茫，“当
然不能回去复读，丢不起这个人。”以
前被她和家人视为宝贝的录取通知
书，现在她再也不想看到了，她也不
知道自己今后该怎么办。

“考的分数那么低，怎
么能领到武大的毕业证呢”

通过搜索引擎，很容易就可以登
录到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
基地的网页。北京教学基地的网页

页面和武汉大学的网络主页非常相
似，在网页的左上角有大号的“武汉
大学”字样，右上方有“自强、弘毅、求
是、创新”武汉大学的校训。

在网站的招生信息一栏中的“本
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中，记者看
到了这样的介绍：

“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是由武汉
大学老教授协会联合成功教育共同
举办的‘高等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
训＋高端就业安置’三合一的教育本
科试点班。学生毕业将获得武汉大
学主考的高等教育本科学历文凭（电
子注册，国家承认，教育部网上可查）
和国家权威职业资格认证，还能掌握
使用技能并享受完善的对口就业安
置服务。”

“‘本科试点班’旨在把学生培养
成既具备高学历又具有行业实践经
验的高端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学生
前两年在北京教学基地接受全日制
培养，特聘请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
专家教授学者等亲临授课。第三年
起学生在武汉大学校本部内实行全
日制教学，校内学习、住宿和生活，课
程全部由武汉大学的专家教授亲
授。”

拨打“北京教学基地”网页上显
示的咨询电话，一位刘姓的女工作人
员称“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是第
一年办学招生。”当被问及北京教学
基地和武汉大学有什么关系时，这位
刘姓女工作人员称：“我们属于联合
办学，不是二级学院也不是独立学
院，和武汉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位工作人员又称，在入学后
的第三年，学生会到武汉大学本部学
习，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学习，目前还
不确定，“不到武汉大学本部学习，最
后怎么能领到武大发的毕业证和学
位证呢？”

当初联系小欢来北京教学基地
学习的翟老师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
报记者称：“除了盖在毕业证上的章
不一样，其他和武汉本部学生拿到的
毕业证大致是一样的。”

但这位刘姓工作人员称：“武

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我们是联
合 办 学 ，发 的 证 件 怎 么 可 能 一 样
呢？来这边报到的学生很多会问
是不是能领到和武汉大学一样的
毕业证，其实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你 考 的 分 数 那 么 低 ，上 一 本 还 不
够，怎么能领到武大的毕业证呢？”
刘姓工作人员说。

“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
和武汉大学没有任何关系

据负责电话咨询的刘姓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录取的流程大致为：打
电话给没有被一本和二本录取的考
生，征求考生的意愿，考生同意后便
向其发放录取通知书，然后到校报
到。

那么他们是如何拿到没有被一
本和二本录取的考生的电话的呢？

翟老师称：“小欢的电话是从学
校拿到的，我只管招生，具体的事情
也不太了解。”

而电话接待记者的刘姓工作人
员则称：“考生的电话是从当地教育
局拿到的。没有被一本和二本录取
的考生，教育局会把他们的信息转到
我们这边来。”

据调查了解，该校开设的包括
“计算机应用与管理”、“电子商务”等

在内的 15个专业中并无翟老师声称
的“新闻专业”。接受记者采访的该
校刘姓工作人员也向记者确认，“我
校主要以管理专业为主，没有新闻专
业。”

该工作人员还称：“学校的师资
大都是教授级别的，但现在来学校的
话还看不到教授，没开学，教授是不
会来学校的。”

武汉大学招生办一位工作人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曾接到
过以‘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名义招
生和收取费用的举报，后校办牵头核
查，武汉大学并无所谓的老教授协
会。”这位工作人员提醒考生：“‘武汉
大学老教授协会’和武大没有任何关
系，建议考生谨慎对待以老教授协会
名义收取各种费用的行为。”

这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可以
肯定的是，这所学校正在进行的招生
不是国家计划内的统招，但学校继续
教育学院还负责了一些继续教育、电
大等的招生，北京教学基地是不是属
于这一块我也不太清楚。”

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名宋
姓的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没有听说过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
地，同时，‘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虽
然打着武汉大学的名称，但并非武汉
大学的下属单位。” （文中主人公
小欢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有关负责
人13日表示，将就车牌拍卖、道路拥挤收费
等各类交通管理政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收
集和倾听百姓的意见。（《新华网》9月14日）

这是一则很不起眼的新闻。说不起眼，
是因为新闻本身并没有抓人眼球的“噱头”。
但就是这样一则不起眼的新闻却让人眼前一
亮：城市管理的制度化安排和发展方向，可以
让公共社会参与和监督进来。笔者觉得，城
市管理征集民意，是一种非常理性、值得提倡
的公共管理思维。

近年来，在“经营城市”的理念支配下，很
多城市都把公共资源拿出来商业化运作，譬
如道路桥梁冠名权的拍卖。城市建设需要用
钱，公共服务需要用钱，把公共资源“开发”出
商业效益，弥补经费之不足，看上去无可厚
非，其实不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换
钱”，尤其是一些地名、道路桥梁名，常常蕴含
着一个城市发展变革的历史，与城市文化底
蕴密不可分，起码的公共性品质是必须得保
持的。还有公共资源的稳定性问题。笔者所
在城市中，有一条道路几年前被一家知名企
业冠名，但在短短几年之间，这家企业却破产
倒闭——于是乎，一条城市道路冠着一个破
产企业的名字不尴不尬地存在着，只好重新
更名。如此频繁的道路更名，给城市管理和
市民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要付出太多无谓
的社会成本，浪费大量的公共财力。

显而易见，假如这些公共资源的“商业
化运作”管理能在推行之前广泛征集民意，
吸引公共智慧参与进来，成为公共管理政
策的“有益矫正”，就很容易避免此类问题
的发生。事实上，城市管理征集民意是应
有的题中之义。当然，“征集民意”要谨防
沦为形式主义。

在笔者看来，公共管理者管理的是公共
资源，归全体人民所共有，那么公共资源的
处置也好、公共福利或者公共税费的推行也
罢，不但应该广泛征求市民意见，还要经过
人大的审批同意。即使要“拍卖”，冠名企业
的“审核”、地名的拟定以及拍卖所得的用
途，也都应该提交人大，由人大组织市民代
表和专家讨论，最后由人大代表来表决通
过。毋庸讳言的是，在一些城市，很多公共
资源处置如道路冠名权拍卖，很多公共税费
的推行譬如城市拥堵费，只是像上级主管部
门打一个报告获得审批就公然进行，公共资
源成为公共管理者左手操作右手监督的“私
有物品”。而正因如此，上海市有关部门此
番就车牌拍卖、道路拥挤收费等各类交通管
理政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征集民意”，就具
有标本示范意义。 陈一舟

给90后说说
什么是江湖规矩

早上看新闻的时候，猛然发现自己真
的开始老了。在国内互联网上，一个声称
代表90后的网站(90admin)要给60周年国
庆献一份另类礼物——“黑掉国内外一切
反动网站”。其宣言称：“谁说90后不青春
飞扬？谁说90后不热爱祖国？”“如今时代
在变，科技在飞速发展，爱国有了多种多样
的形式。”看完之后长叹，80后还在叱咤风
云之时，90 后已经开始真正登上社会舞
台，具有自觉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虽然这
个姿态有点过于生猛。

有鉴于人类的社会行为大多不是基因
固化而是学习得来，作为一个70后的老家
伙，倒是不妨说点自己的看法，顺便说说青
春飞扬、爱国以及江湖规矩。

有电影台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话是没错的。江湖未必是指黑社会，同
时也是指大家生活的，具有某种对抗性、共
生性关系的社会。在社会生活里总是有各
种恩怨、冲突，古代圣人也提出过解决的方
式，比如孔子就曾曰“以直报怨”。江湖有
江湖的玩法。一般来说，报复某人或者某
组织对我们的伤害有两种方式，一是明刀
明枪地冲上去把他们打翻，现代社会里大
家在法庭上做这种事，工具是法律；即使某
些事不好弄上法庭，大家也可在舆论上互
相喊话，谁更有道理谁就占据优势。

还有一种方式是我打不过你，然后等
到你某天走到小巷子里，从后面上去就是
一闷棍，然后洋洋得意地声称自己已经大
仇得报，仇人已经被敲昏在阴沟当中。又
或者公开叫阵的同时，一把仙鹤神针撒将
过去，上面涂着见血封喉的毒药。

出到这种手段，如果不承认是人品问
题，那就是自居弱者了。我们这里是武侠
小说盛行的地方，其传统价值观的取向，也
不是站在暗处飞出一把飞刀的杀手成为万
众敬仰的英雄。大家对近期的针刺事件很
愤怒，然而用黑客手段去攻击网站，与这种
被唾弃的行为何异？

我个人以为，如果真的是青春飞扬，并
且打算参与到成人的社会生活当中，还是
要理解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光明正
大的对抗总是应该追寻的目标，背后下黑
手并不能因为目的正确而成为值得使用的
手段，尤其是在爱国这件事上更是如此。

无论如何，理解当今的国际社会，我们
至少应该承认，更加遵守规则都是大家的
追求。在战争状态下，奇袭、黑客攻击都无
不可，但在并非打仗的时候用上这种手段，
这到底是给国庆的献礼还是给国家抹黑，
实在是难说得很。或许这些孩子还不知
道，对抗任何言论最好的方式不是让他们
闭嘴，而是让其充分表演，直到他们演砸了
或者被事实弄得真心闭嘴。 五岳散人

市场语境中的“常青树”有名的《胡润百富榜》，被一些人
称为“杀猪榜”。此种说法，听起来虽
然残酷、残忍，反映的却是财富游戏的
实情。富豪榜难见“常青树”，是富豪们陷入了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据统计，在过去
10年间，共有1330名企业家上榜，发生变故的
有48名，其中所谓的“问题富豪”有19名。（9月
14日《中国青年报》）

企业的盛衰兴亡，自有它特定的轨迹。“凡
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成功的
企业家有成功的相似性，他们因栽下好树，所
以才采摘甘甜的果子。而有些企业家因栽种
了坏树，所以只能收获失败。在市场所给予的
语境中，企业家可以是做生意的人，但生意人
却不一定是企业家。有些生意人，血液中不流
动企业家的理想，他们生意的词汇表里，只有

不择手段、尔虞我诈；只有眼前利益，没有对未
来的瞻望；只有对丛林法则的信奉，而不顾及社
会责任对自身的照应。企业家由生意人脱胎换
骨而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企业家是
一批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是既讲企业雄心也讲
企业良心的人。有经济学家这样描述企业良
心：就是以合法及合理的经营方法，谋取自己、
员工及股东的利润。它泛指企业不以违反法律
法规、不以劣质产品、不以失实广告、不以制造
环境灾害等方法的经营。看看那些死得很难看
的企业，其所谓经营用投机术命名更为准确。
培根将财富称作道德的行李，两者可以说是如
影逐形。良知是什么？是一种价值选择。一个

做企业的人，一个支配财富的人，若把良
知当物品卖了，换取一己之利、一时之
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萎缩、困顿、衰亡。

那些长袖善舞、曾活跃于市场的明星企业家
亦批量地遭遇“偶像的黄昏”，说他们可惜也可
惜，说他们不可惜，是因为“黄昏”的来临与其行
为方式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他们因何像螃蟹，一
红就死？这在于他们红中有诡异，红中有蹊跷。
市场不是生意人依赖聪明进行表演的场地，而是
企业家凭借智慧实干的场所。企业长不成市场

“常青树”，做不成十年以至于几十年的老店，不
怨天，不怨地，要怨只能怨自己。不创造阳光下
的财富，就只能在暗影里狗苟蝇营。企业发展之
路、兴旺之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正道不走，偏
往斜道走，走向深渊，走向折戟沉沙，这只能让世
人扼腕喟叹。 今 语

警惕规划师沦为权力的奴婢
9月12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

院院士周干峙在 200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
说，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
是行政干预过多，二是被开发商暗地操纵。
(9月13日《东方早报》)

“市长、书记都拍板了，规划师、设计师已
经沦为绘图员了。”面对一些专家的感慨，我
们能说什么呢？在专家成为附庸的当下，当

“城市用地开发由规划指导”异化为“市场开
发指导规划设计”的时候，当开发商的参与成
为实实在在的“操控”时，专家们除了感慨，还
能说什么？

城市规划界早就有这样的说法，“城市规
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其
结果是造成一些编制的不错、有利于老百姓
利益的规划因不符合领导的意志而成为废纸
一张。更有甚者，某些领导为了谋取私利，好
大喜功，盲目干预开发过程以及城市布局，修
建一些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政
绩工程。而在“长官意见”面前，专家意见几
无出头之日，如此一来，就形成了“长官意见”
专家化，这其中既有少数专家背离了学术底
线的因素，又有个别专家“专心”为权力者的

“形象工程”服务的原因在内。
作家冯骥才先生曾说过，一些地方政府

要拆一片历史街区的时候，往往不听专家的
意见，而只是让专家去论证他们拆历史街区
的“正确性”。在权力者的眼中，哪怕你专家
意见再正确，只要不符合“长官意志”，统统都
要靠边站。“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由此也就
屡见不鲜，公众成为最终的“埋单者”，不得不
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专家意见和权力意志本应在各自的轨道
上前进，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专家意见有被“收
买”的危险，权力意志也越来越畅通无阻，出现
了专家意见“权力化”。所以，面对“规划师、设
计师沦为绘图员”的事实，如何厘清权力和专
家各自的边界，警惕专家沦为“权力的奴婢”，就
成为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朱四倍

“嫁男白领”真不如“嫁农民工”吗
有位网友，以亲身体验，发布惊人之论，

说“好女嫁男白领不如嫁农民工。”乍一听，觉
得荒唐；耐心听完，不无道理。她跟原来的男
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回老家省城工
作。毕业三年，还在过居无定所的日子。最
后，男友找到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但是不
稳定。要买房成家了，双方父母出首付，但还
款期 长达一二十年。让她发愁的是，但万一
他俩有人失业，这日子怎么过？后来，她认识
了一位农民工，也就是现在开店的老公。收
入差不多，可是他们已经盖了360平方米的三
层小楼，买了小车上下班，住的农村距市区30
公里左右。于是，她觉得，若论生活舒心，衣
着光鲜的白领，未必比得上看似生活在社会
最底层的农民工。

一时间，无数网民口水狂喷。但我以为，这
场PK的真正主角，却是“嫁错郎”与“入错行”。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的嫁错
了，可以改嫁，像这位嫁错白领的网民，改嫁
了个农民工，心满意足了。男的呢？错当了
白领，被女友给蹬了，是否也能改“入”，转行
当个农民工呢？恐怕有些难。拿着不到5000
元的月薪，工作不稳定，付完首付的期房也供

不起……这样的白领，恐怕算不得白领。家距
市区30公里左右，开着一家最差每月收入也
四五千元的店，盖完360平方米小楼，还能买车
……这样的农民工，恐怕也算不得是通常意义
的农民工。用一句逻辑严密一点的表述，应该
是，有些男白领的日子，还不如有些农民工过
得舒心。可是，男白领未必就混成这样的男白
领，农民工也未必就能生成这样的农民工。想
想这嫁了“农民工”的网友，每天也是驱车30公
里，进城做白领。因此，逻辑更严密一点的表
述，应该是，至少在目前，更多农民工的日子，
还不如更多白领过得舒心。

总结一下这场PK的结局：一个女性，可
以蹬掉大学同学，庆幸自己改嫁了农民工，这
是了不起的社会进步；一个省城男白领，败在
一个农村创业者手下，这更是了不起的社会
进步。只是“嫁错郎”的不幸，转念之间就能
改变；“入错行”的悲剧，似乎想改也难，无论
省城男白领如何努力，恐怕都成不了农民
工。但从缩小城乡差别的角度看，这也该是
了不起的社会进步。只是别让这样的社会进
步，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概率事件，那才是
值得庆幸的。 慕毅飞

漫画：减负也有弊
日前，河南省颁布了《普

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禁
止节假日补课，严格限制学生
在校时间和作业量。减负是
好事，但小学生每天下午四点
半就放学，家长还要上班，接
送和课余时间如何安排都成
了问题，而且孩子课余时间太
多，看电视、上网，把宝贵时间
都荒废了。于是减负减出问
题来了,这绝不是“减负”的初
衷! 焦海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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